【生活实录】
咖啡厅的时光

（经管李伟茵，2015年10月29日）

“唰”的一声，一位服务生娴熟地把落地玻璃的窗帘拉起来了，动作干净利索，没有半点迟疑与停顿。于是，阳光野心勃勃地冲到室内来了，火辣辣地烤着服务生的脸，光亮得像撒了一地的水晶石。

挂在门上的牌子,由“休息”转变为“营业”，在闪光的玻璃后面得意地左右晃动着。服务生们整齐地穿戴好工作围裙，启动了搅咖啡豆的机器，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响声，满屋子都弥漫着咖啡豆的香。
客人推开了门，系在门角的小铃铛温柔地哼着它自己的歌。服务员醒目地在点餐台上等候着。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士，一头大卷的披肩的棕色秀发，耳边是精致的小耳环，一身端庄的西服，右手轻轻地挎着个古典款式的包，左手提着装有手提电脑的黑色的套，踩着一双款式简约的高跟鞋，一步一步有节奏地向点餐台走去，鞋跟与木地板碰撞的声音，像一串跳动的音符，似乎快要跳进人的心里了。只见她在菜单上用手指划动了几下，服务生恭敬地点点头，转身做餐去了。她优雅地挪动自己的身子，来到邻近的一个小圆桌旁坐了下来。之后便专注于用手提电脑工作了。
一看准是个高层白领，我们学生口中的“办公室女人”。要是在以前，也应该只有这种地位的人才会来如此高雅的地方吧？但现在却不然，咖啡厅似乎逐渐地普遍化了，除了一些品行高雅的人群，还有众多的青年男女会选择来这里邂逅，也有不少在校学生来这里自习。当然，我在这里毫无讽刺或褒贬的意图。只是觉得，事物朝着多个方向发展，猜想必定会产生许多有趣的东西。
我思考着咖啡厅，不禁傻傻地笑了。人的思想有时真的很奇妙，想要得到饮食服务的，便有了饭馆，想要得到教育服务的，便有了图书馆，想要得到工作服务，便有了办公室。时代越往后，这些场所就越显得单调乏味，不能满足人的需求，于是人们想到把这三者融合起来，创造了咖啡厅。
我觉得我没有在胡乱地荒唐地说一通，纯属个人心得，暂时我坚持是这么认为。当然，我很喜欢也很享受置身于这种场所之中，想到有这么一番言论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之下，我的灵感被活跃起来了。
爱上这地方，一有空，我便会揽着一堆书，屁颠屁颠地从家远远地来到这里，坐一个下午，有时还会约上三五个好友，围着一桌倾诉苦乐，畅谈生活。写作业写得累了，便会倚在桌旁，四周都看一番。你会发现，每天走走停停的，大概都是肚子里有墨水的人吧。
坐在这里的，埋头苦干的都是学生，一边品咖啡一边讨论的应该是谈生意的，彼此不怎么说话却含情脉脉的非情人莫属，高谈阔论各种丰富表情各种说话语调的大概是一群好兄弟好姐妹了。在屋子里的，除了是享受服务的人，为别人服务的人，也是有一定品味的，他们有时趁着工作的间隙，偶尔走到顾客的桌旁恭敬有礼地跟人们讲上几句，有时介绍咖啡的不同风味，有时介绍一些好书，无意间又有了一些知识层面的思想交流。
“你好，需要点些什么？”
“要一杯香草拿铁，谢谢。”
于是放下手中的东西，轻松地坐下。
旁边一大面墙都装了一个一个小书柜，列着各种各样的书，有关于电影的，有艺术的，有专业的，有文学的，有历史的，有文摘的……有的书摆在很高的位置，旁边放着一张贴心的小梯子。执着的人偏要看上面的书，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地踏上去，，似乎每上一级都流露着对知识的饥渴，又宛如向知识的殿堂走去。目光专心地有序地在一排排书名中扫过，最终自愿地停留在一本蓝绿色封面的书上，名字很独特，就叫《谣言粉碎机》。
把它拿下来放桌上，收拾好梯子并放回原处，服务生刚好经过，瞥到了这本书，顺便带上了一句：“这本书我看过，不错的，挺有现实意义。”
微笑地回答道：“哦。是吗，得好好看了，谢谢。”
耳边萦绕着轻柔的西方古典音乐，头顶是带玻璃花灯的古式吊扇缓慢地转动着，眼前是挂了一整面墙的各种各样的钟，错落有致地发出“嘀嗒”声，每一秒钟，都在书写着一种格调。
无可否认来咖啡厅是消遣的，但是我由衷地讨厌这种说法。因为“消遣”一说，不仅把这里的意境贬低了，更把人的灵魂变得庸俗。但是，人一天到晚无论工作忙碌与否，心总有累的时候，身体休息够了，但心灵往往没有放松下来。
在咖啡厅里的节奏永远都是慢慢的，就像是城市中的一个减速器，人们匆匆地来，到这里慢慢地品，然后推开门又是匆匆地走。
窗里窗外各自演绎着不同的心路历程。
而对于我，必定会给自己留一段咖啡厅的时光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1月4日）
—２—
—１—

